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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以為她是在炫耀，剛想出言阻
止，黃鶯已明白他的用意，笑笑道：

「爺爺很細心，我平常在孤獨一人時，
經常學鳥叫來排除寂寞，假如現在突然改變
了習慣，他立刻就會知道我碰上了別人，就
會預作戒備，而且我們三個人的腳步聲也很
難瞞得住他，我必須用其他的聲音來混淆他
的聽覺……」

她一面在開口說話，而鳥叫之聲也沒有
停止，卻把金蒲孤聽得更發呆了，那是由於
她運氣的速度。

她在每兩個單字之間發出一聲鳥鳴，換
言之也是在兩聲鳥鳴之間吐出一個單字，鳥
鳴聲響，話說得輕，因此聽來清清楚楚，絲
毫不見混亂，更難得是兩聲聲音密密相銜
接，各如珠串，聽不出有中斷之感！

南海漁人輕歎一聲道： 「姑娘這套功夫
練起來很費時日吧！老朽聽著都感到累……
」

黃鶯微笑道： 「這樣還不太費力，有一
次我學四個人唸書，聲分男女老少，書為春
秋，易經，唐詩與元人小曲，聽起來要像是
同時進行，那才累出我一身大汗，兩個時辰
後，連喉嚨都啞了……」

金蒲孤不經意地道： 「你不會停下來休
息……」

黃駕搖頭道： 「不行！師父不准！」

金蒲孤一怔道： 「師父？令師是那一位
高人？」

黃鶯臉色微動，連忙道：
「沒有人，是我假想出來的，為了督促

我努力用功練習，我替自己創造了一個師
父！」

金蒲孤將信將疑地望她一眼，黃鶯卻停
止腳步道：

「你們還有什麼話要問或是要商量的，
趕快在此地解決。再到前面就是水晶宮入
口，我可不能再說話了！」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此去將隨機應變，沒有什麼好商量

的，不過我想知道劉素客究竟來了沒有？」
黃騖連忙道： 「劉素客是什麼樣子？」
金蒲孤朝南海漁人道： 「這要前輩來說

了，我到現在還沒有跟他正面相對過！」
南海漁人道： 「他是個讀書人打扮，年

齡約在五十上下，白淨面皮，留著長鬚……
」

黃駕搖頭道： 「沒有這個人，那幾個女
的祇帶了一個老傭人，連鬍子都白了，滿臉
皺紋，看上去有七十多歲……」

金蒲孤道： 「那是我師父！」
南海漁人道： 「聽起來倒像，不過我以

為不太可能！」
金蒲孤不信道： 「何以見得呢？」

南海漁人微笑道：
「世兄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像這

種大事，劉素客怎會自己不來參加？」
金蒲孤還是辯解道： 「他假如把一切計

劃都策算好了，用不著自己前來冒險！」
南海漁人笑道；
「崇明散人一向閉關自守，他跟我們一

樣，都需要見機而作，根本無法預先策劃，
此其一也，再者你要記得黃姑娘曾經說過，
祇有不會武功的人，才允進入水晶宮，今師
……」

金蒲孤道： 「師父的心智已在劉素客控
制之下，也許將武功隱藏了起來！」

黃鶯搖頭道：
「這是不可能的，爺爺測試的方法很特

殊，一個會武功的人，無論如何是瞞不過他
的，除非是把武功廢除掉了！」

南海漁人道：
「令師唯一可取之處即在他的武功，假

如將武功散除，形同廢人，劉素客何必要他
來冒險呢？」

南海漁人見金蒲孤不開口，乃又笑著
道：

「因此我想那老傭人一定是劉素客喬裝
而成，換身衣服，增添幾十歲年紀在他說來
是輕而易舉的事！」 金蒲孤沉思片刻才
道：

「假如劉素客真的來了，那倒是件麻煩
事，這傢伙鬼計多端……」

南海漁人微微一笑道：
「我倒希望是他自己來了，那可以省卻

許多麻煩，在水晶宮中，不怕他插翅逃上天
去，我們兩人誰有機會就給他一下，天下大
事定矣！」 （一○一）

他知道大道寺欣造以前的面貌，所以幾乎毫
不費力地就認出那是誰的照片。

「金田一先生，這也是大道寺先生的照片，
可是他為什麼要裝扮成藝人的模樣呢？」

「加納律師，日下部先生死前曾經在月琴島
拍攝到一些江湖藝人的照片，而這也是其中一
張。」

「什、什麼？」
這對閱歷豐富的加納律師而言，無疑是個晴

天霹靂，祇見他從椅子上驚跳起來，兩道目光投
射在金田一耕助的臉上。

「這麼說……這麼說……大道寺先生當時在
島上？」

「是的，而且他還故意化妝成江湖藝人的樣
子。」

加納律師整個人跌坐在椅子上，雙眼幾乎要
噴出火光，額頭上更是不斷冒出豆大的汗珠。

「金田一先生。」
加納律師聲音沙啞地說道： 「你為什麼說這

就是蝙蝠的真身呢？究竟是什麼意思？」
「事情是這樣的。日下部先生祇是把大道寺

先生……不，應該說是把當時速水欣造的行徑比
喻成蝙蝠罷了。事實上，當時速水欣造的作法也
跟蝙蝠沒兩樣，他讓江湖藝人以為他是島民，而
島民卻以為他是江湖藝人。

「為什麼他會有這種行徑呢？因為即使事件
發生之後，警方展開調查，他也希望旁人以為除
了江湖藝人之外，並沒有其他的人到過月琴島。
可見，速水欣造在去月琴島之前，就已經懷有不
可告人的目的了。」

加納律師聞言，不禁打了個冷戰。
「但是、但是……這件事和蝙蝠又有什麼關聯？」
「速水欣造雖然巧妙地變裝，卻還是被日下部先生識破了。

儘管如此，日下部先生仍不以為然，他反而把速水欣造這種怪異
的行徑解釋成一種善意的行為。

「換句話說，他以為速水欣造是在暗中保護著自己，因此他
很高興朋友對他如此忠誠，同時也覺得對方這種行徑很有趣。

「由於速水欣造的角色很特殊，日下部先生便把他聯想成鳥
獸對戰時，對鳥類來說是獸類，對獸類來說是鳥類的 『蝙蝠』。
也因此他才會在寫給父親的信中，用那種戲德的口吻來說這件
事。」

加納律師的額頭上不斷冒出冷汗，他那雙睜得大大的眼睛裡
閃著一股異樣的光彩。

「但是……但是……」
加納律師像是想起什麼事似地清了清嗓子說道：
「神尾老師自殺前，不是說這一切都是起因於自己的 『畸戀

』嗎？」
金田一耕助沒有說什麼，祇是從口袋裡拿出一個西式信封。
「請看這封信。」

加納律師接過那封信時，整個人都愣住了。
「這是神尾老師寫給你的遺書？」
「是的，我想她大概趁著大家回到島上之後，智子的外婆病

倒，大夥兒忙得一團糟的空檔，寫下這封遺書的。」加納律師連
忙從信封中取出信來。 （一四七）

單言殿試日期，天子臨軒，考選新進士。選來選去，選出三
鼎甲。那榜眼、探花不用交代他出跡，祇訴狀元中了宣登鰲。天
子見狀元生得才貌雙全。龍心大悅，敕賜遊街三日，好不榮耀。
此刻宣府、裴府、柯府人等無不歡喜，祇有柯老漸有些慎悔起
來。當初若不將寶珠逼死，允了這頭親事，豈不得一個狀元女
婿？今日白送與老裴受享。忽又轉一念道： 「宣家小畜生坑死我
家女兒，做此敗行之事，怎麼反中起狀元來？這也是我的眼瞎，
卻不該取中他的進士。」此刻柯老心中猶錯怪宣生，這且不表。

祇言宣狀元遊街已畢，回朝覆旨，當殿授為翰林院修撰之
職，少不得赴瓊林宴，回府祀祖，拜父母，又去拜裴爺、柯爺。
家內擺下喜筵，開鑼演戲，款待賓客，好不熱鬧。忙了三五日，
再去拜九卿六部，謁見閣相，別處拜見不用細講。

祇言奸相蔣文富，因想兒子年已不小，也指望他功名成就，
好繼一脈書香。又知兒子學問平常，仗著自己武藝，未必得中，
見天子春闈點了裴、柯二公做了主裁，欲代兒子通個關節，面托
二公。無奈二公毫不徇情。奸相深恨裴、柯二人，欲待報仇，又
無從下手，祇得隱忍在心。心中正在納悶，忽見堂官進來稟道：
「啟相爺，今有新科狀元宣登鰲稟見太師，未得鈞旨，不敢擅

入。」蔣相聽說，點一點頭，即命堂官代他相迎。常官領命迎進
宣狀元。狀元見了蔣相，尊聲： 「老太師在上，容新進學生宣登
鰲拜見。」說著，拜將下去。蔣相見狀元行禮，因他是天子門
生，也將身站起，立在一旁，祇叫： 「殿元公行常禮罷。」受了
兩禮，即命常官拉住，吩咐看坐。狀元道： 「老太師在上，學生
理當侍立聽教。」蔣相道： 「未免有幾句話兒談談，哪有不坐之
理？堂官看坐。」堂官答應，在左邊一旁擺下椅子，狀元向前告
坐。坐定，堂官送茶。

茶畢，蔣相道： 「殿元公少年英發，名魁天下，他年必為國
家棟樑。」狀元連稱 「不敢」，道： 「新進小子，樗棟庸材，僥
倖以得功名。倘有不到之處，仍望老太師指教。」蔣相笑道：
「殿元公未免過謙了。」又談了些別的閒話，狀元公起身告辭，

蔣相命堂官送他出相府而去。
蔣相見狀元生得才貌超群，語言出眾，頗有招他為婿之意。

因想：女兒年已十六，小字連城，尚待字閨中，不若招新科狀元
為婿，以了我老來一椿心事。且住！當面不好言婚，不若叫門生
鞏通政到來，托他將媒，他還會說話，善為撮合。

（五十）

他的坦白，讓歐嘉芝的臉微微泛紅。
哼，可惡！
「嗯 …你剛在洗澡？」歐嘉芝終於

發現自己被人抱在懷中，且還沾了一身
濕。

她的髮絲因為貼近他的胸膛，也沾了
些許水滴。

水滴滑過他胸前二塊肌肉的美景，真
是美不勝收啊？

他現在這個樣子，完全不輸給吳彥祖
拍的那支沐浴乳廣告，甚至比起那些替她
走婚紗秀的男模，有過之而無不及。

「靈魂也需要洗澡嗎？」
「當然。」Gordon 點點頭，他注意

到她正盯著他的胸膛在發呆，讓他心裡有
點暗爽。

如果真正的自己曾經為了健身運動而
感到一絲一毫的痛苦，那今天，這—切都
值得了。

「你可以下來了嗎？」
雖然他是不介意再繼續抱著她，但他

現在像是正在溶化的雪人，不斷滴水在她
舖在原木地板上的毛地毯上。

而且剛才情急之下，他祇在下半身圍
了一條浴巾就往外衝，剛被她那樣蹭來蹭
去後，現在也快掉了。

「噢，可以了，真不好意思。」唉，
還真有點捨不得呢！

「你說什麼？」他輕輕把她放下，謹
慎小心極了。

「什麼？我沒說話啊！」天啊，她竟
在不知不覺中把心裡的話說出來了。

哼，打死她也不會承認的！
「是嗎？那我進浴室了。」可能是水

跑進耳朵，造成他有點耳鳴了。
他轉身進浴室，準備完成他身上未完

成的工程。
歐嘉芝想起今天也該到店裡去看看

了，否則再混下去，搞不好店裡已經變成
廢墟了，她這個老闆還不知道呢。

回房間準備一下，
她也要出門了。

「對了，你今天要
做什麼？」一腳踩進浴
室的他，突然轉過身問
正在開房門的歐嘉芝。

「我 今 天 要 上 班
了，應該整天都會待在
店裡吧。」放假放了這
麼久，店裡一定一堆事
等著要她處理。

通常不到火燒屁股
的時候，跟了她那麼久
的助理，是不會輕易打
電話來吵她的。

「有什麼問題嗎？
」她問他。

「我想，反正我現
在 也 沒 什 麼 事 情 ， 所
以，讓我跟去看看吧。
」說完，他便吹著愉快
的口哨走進浴室了。什
麼！？歐嘉芝根本連說 「不」的機會都沒
有。

「喂——」儘管她想再說些什麼，都
來不及了，因為浴室裡的水聲完全掩蓋掉
她的抗議。

她工作的時候，是禁不起一絲絲打擾
的。

唉，算了，誰教他是她帶回來的，況
且又失去了記憶，放他一個人在家或出去
亂跑，她反而不放心。

第三章
「要不要吃早餐？」在到店裡的途

中，歐嘉芝把車停在一間 Starbuck 的門
口，準備下車買早餐。

「我不餓。」事實上，從他變成現在
這樣後，就沒再感覺餓過了。

（十）

白素自然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心意，笑了
一下： 「那麼就祇好要大名鼎鼎、神通廣大的
衛斯理親自出馬了。」

我一挺胸： 「出馬就出馬。」
白素揭著嘴： 「不過，給良辰美景她們一

鬧，費力醫生一定知道有人侵入過，祇怕會加
強保安，要是被他當場拿獲，那就難看得很。
」

我向白素一瞪眼： 「好，那我們就一起
去。」

白素、良辰美景三人一起笑，白素道：
「要照我的辦法，就直截了當去問他。」

我用力一揮手： 「各人有各人的辦法，這
些年來，什麼樣的場面沒見過，還不是好好
的。別說一個瘋子把自己當李自成，就算再有
幾十個，各把自己當作歷代帝皇將相，卻又怎
地？」

良辰美景有點吃驚： 「真……會有那樣的
情形？」

我道： 「你們不是說，那實驗中，那樣的
大抽屜，有好幾十個嗎？」

良辰美景咕噥著： 「我們祇拉開了一個，
不知道別的抽屜中是不是也有人。」

我一句話快要衝口而出，可是白素真有先
見之明，立刻知道我要說什麼，一揮手在我前
拂過，把我那句話逼了回去。

我想說的是 「說不定再拉開幾個抽屜，你
們真正的老祖宗李巖、紅娘子全會跳出來；躲
在一邊，倒可以看看真正的歷史重演。」

白素不讓我把這幾句話說出來，自然是怕
良辰美景不高興。兩個小姑娘又哭又笑，情緒
不是很穩定，白素的做法很對。

我想了一想： 「是明也好，暗也好，我總
要去一次，看看這位大醫生在鬧什麼鬼。」

我無意中說了一句 「鬧什麼鬼」，良辰美
景卻十分緊張： 「會不會……真……是鬼？」

我立時又想起了倉皇失措，舉止失常，跑
來找我，說和一個老鬼在一起存在了三天的齊
白，大喝一聲： 「哪來那麼多鬼。」

這時，天色已黑，我伸了一個懶腰，要良
辰美景留下費力研究所的地址，準備了一下，
胡亂吃了點東西。良辰美良在猶豫著是不是要
跟了去，給我一口拒絕： 「又不是什麼大事，
要那麼多人參加幹什麼？」

良辰美景咕噥著： 「小心你拉開抽屜，跳
出一個人來，自稱是漢朝的大將軍衛青，那才
真是你老祖了。」

我乾笑幾聲： 「十分好笑。」
白素一直祇是笑吟吟地看我們拌嘴，一副

超然物外，優遊自得的神態。
我向她們揮了揮手，又向白素道： 「齊白

要是來了，要他等一等我。」
良辰美景是見過齊白的，而且還曾得到過

齊白的禮物——兩塊一模一樣白玉，所以對齊
白十分有好感，立即問了一連串問題。我把她
們的問題全擋了回去： 「他很好，最近才和一
個古代老鬼，在一座古墓之中，一起存在了三
天。」 （二十五）


